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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参与资金互助合作的减贫路径及效应 

——来自苏北经济薄弱地区的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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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理论上看，资金互助合作对农户减贫的路径主要表现为增进相互信任、发挥监督优势和互助合作共

赢，借贷行为则通过获得规模效益、拓宽就业渠道和平滑消费支出三条路径带来减贫。基于苏北经济薄弱地区

连云港、盐城和徐州三地 46 家资金互助合作社、450 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 Logit 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

参与资金互助合作的减贫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借贷行为在其中的作用。研究表明：在经济薄弱地区，参与资

金互助合作具有一定的减贫效应，且对缓解当前贫困的效应更加显著；社员借贷行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参与资

金互助合作对农户的减贫效应；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非农就业水平、住房价值、礼金往来支出等是缓解贫困

的重要因素，而疾病冲击可能加深家庭贫困，增加重返贫困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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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verty reduction path and effect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mutual fund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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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oretically, the effect of mutual fund cooperation on farmers’ poverty reduction is mainly to enhance mutual 

trust,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supervision and achieve win-win cooperation. Crediting behavior alleviates 

poverty through three paths: obtaining economies of scale, broadening employment channels and smoothing consumer 

spending. Based on the micro survey data of 46 mutual fund cooperatives and 450 farmers in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of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such as Lianyungang, Yancheng and Xuzhou,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mutual fund cooperation has been tested by using Logit model and the influence of crediting behavior in 

it has been analyz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participation in mutual fund cooperation has a 

certain effect on poverty reduction, and has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alleviating current poverty. To some extent, 

farmers’ crediting behavior promotes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participating in mutual fund cooperation. The 

education level of the householders, the level of family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the housing value and the cash flow 

expenditure are important factor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hile disease may deepen family poverty and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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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是我国政府长期以来的工

作重点，“十三五”时期，我国农村的反贫困工作

取得了决定性成就，2020 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但这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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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消除，“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仍然是我国农

村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重返贫困

现象可能发生，建立长期有效脱贫机制仍然十分迫

切。我国高度重视农村金融发展在脱贫攻坚中的地

位和作用，与传统的财政拨款扶贫相比，金融扶贫

效率更高，造血功能更强。信贷支持是最重要的金

融扶贫手段，截至 2020 年 6 月，全国扶贫小额信

贷累计发放达 4735.4 亿元，惠及 1137.4 万户贫困

户，覆盖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建档立卡户①。然而，信

贷约束、金融抑制问题依然存在，由农民自发组建

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则为农村金融市场注入了

很强的活力，有效解决了农户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题，激发了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帮助农户增收

和脱贫攻坚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直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因其资源拥有量、

发展规模、风险规避能力等符合现代扶贫政策的取

向而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重视[1]。针对农民合作经济

组织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是专门针对资金互助合作

社收入及减贫效应的研究则相对不足，且已有研究

多侧重于规范性分析。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服务

对象仅限社员的特点使其具有自循环的特征，而且

信息优势和社区规范能够有效降低农民的贷款成

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因而其益贫效果逐渐得到

认可[2,3]。一些学者认为，资金互助合作一定程度上

满足了农户生产资金需求，促进了农户增收和减贫
[4,5]；而且合作社采用成员内部相互担保的方式进行

资金借贷，有利于增强成员的还款能力，改善贫困

户在信贷中的劣势地位，提高资金的可得性，益贫

效果显著[6]。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一方

面，部分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监管长期缺失，潜

在风险隐患大，降低了农户入社的积极性[7]；另一

方面，贫困户往往缺乏有效贷款需求，难以利用合

作社的互助资金实现发展，摆脱贫困[8]。那么，究

竟资金互助合作能否带动贫困农户增收减贫? 减

贫效应如何？这是在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全部实现

脱贫后要继续巩固扶贫成果、彻底打赢脱贫攻坚战

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农户参与资金互助合作的目的是满足生产生

活中的资金需求，因此借贷行为是经常发生的现象。

社员的借贷行为内嵌于农村熟人社会，社员之间相

互了解，信息透明，从而有助于降低资金借贷的成

本和违约风险，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增加合作社社

员的借贷机会[9,10]。信贷服务的可获得性对农民能

否摆脱贫困的影响较深[11]。农村中的贫困户通常处

于金融劣势地位，信贷约束阻碍了有资金需求贫困

户的主动发展[12]，而资金互助合作社以社员为服务

对象，缓解了贫困户的生产发展资金需求[13]，在贫

困农户的减贫方面，资金借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加之目前农村正规金融门槛高、限制多，贫困户更

倾向于选择向资金互助合作社借贷。但是，也有学

者质疑合作社信贷资金的减贫效果，胡联等认为村

级互助资金存在“精英俘获”问题，未能瞄准真正

贫困群体，信贷的减贫效果还有待考证[14]。 

现有文献对农户参与资金互助合作的减贫效

应进行了较好的研究，但仍有不足之处：一方面，

理论分析深度不足，方法上也以定性或案例分析居

多，实证研究较少；另一方面，内容多聚焦于绝对

贫困、收入提升即经济维度的考察，鲜有从相对贫

困、多维角度研究农户贫困状态。基于此，本文拟

先从理论上分析农户参与资金互助合作和借贷行

为的减贫路径，然后利用苏北经济薄弱地区农户的

微观调研数据，构建 Logit 模型实证检验农户参与

资金互助合作的减贫效应以及借贷行为在其中的

作用。本文期望在理论上拓宽农民资金互助合作金

融减贫的研究视角，为厘清资金互助合作和借贷行

为的农户减贫效应提供新的证据。 

二、理论分析 

1．资金互助合作的减贫路径及效应 

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具有“土生土长”的性质，

作为一种非正规金融组织和“乡村银行”，它打造了

一个不一样的金融互助平台，吸引包括小农户、家庭

农场、种养大户、龙头企业等多方主体的积极参与，

通过互助合作共同克服生产生活中的资金障碍，实

现收入增长。不仅如此，现实中资金互助合作社也为

广大农户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农户通过

参与合作及各种信贷行为，使其家庭与外部间的社

交边界得以拓宽，家庭社会资本不断扩大。社会资本

是个人或家庭在一定的组织结构中所处地位的价值，

与其他家庭资本相似，也具有较强的经济效益，对农

户增收和减贫脱贫具有重要作用[15,16]。农户参与资

金互助合作，增进了相互间的信任度，扩大了家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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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本，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进而对增收和减贫

产生积极作用。 

（1）增进相互信任，实现增收致富。与传统封

闭的乡村社会网络不同，农民资金互助合作形成的

社会网络既包括传统的以亲缘、地缘为代表的“强

关系”，也包括农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

以友缘、业缘为代表的“弱关系”。传统社会关系

随着家庭土地承包制的实施以及劳动力向外转移

而日益弱化，不稳定性增强，而资金互助合作社依

托组织结构、制度规范等在周围邻里、农户之间建

立了一种新的社交关系，且共同的目标和组织规范

使得这种关系更加稳定。社员在信息分享和交流中

增进感情，基于彼此之间的信任和频繁的交往，有

效信息资源迅速传递，尤其是低收入贫困农户通过

参与资金互助合作，与其他社员在合作中增加彼此

信任，开拓视野，获得发展机遇，有助于实现增收

致富，摆脱贫穷状态。 

（2）发挥监督优势，降低经营成本。现实中缺

少有效抵押品的普通农户特别是贫困户难以获得

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农民资金互

助合作社门槛低、无须抵押品的特点恰好满足了农

户的信贷需求，它减少了资金借贷过程中的信息不

对称问题。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

险恰恰是非正规金融的本质缺陷，而乡村熟人社会

的信息优势天然地对社员有监督约束作用，确保有

借有还，降低了合作社资金使用的监督成本。此外，

流程简单、利率较低的互助资金也减轻了农户的还

款压力和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了农户收入。 

（3）互助合作共赢，增强抗险能力。低收入贫

困户的显性特征是资源禀赋条件较差，包括家庭年

收入、拥有的固定资产价值和生产资料价值等，这

些可计算的资源低于农村的平均水平。社会资本是

农户的隐性资源，一般来说难以计算，但是可通过

农户的生产生活过程而间接呈现。经验表明，贫困

农户的社会资本较弱，社交范围窄，面对风险冲击

时依赖自身能力难以抵抗，容易陷入“贫困陷阱”，

即使已经脱贫的农户也可能由于自然灾害、重大疾

病等风险而返贫。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以成员间平

等、互助为要旨，各方主体地位平等，通过互助合

作实现共赢，当普通农户在生产生活中面临一些风

险和困难时，合作社及其他社员的支持有助于增强

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渡过生产生活难关，改善农

户整体福利。 

 2．借贷行为的减贫路径及效应 

上述分析表明，参与资金互助合作有利于增加

农户社会资本，提高家庭收入，缓解农户贫困状态，

那么，农户入社以后借贷行为对其减贫增收是否产

生影响？如何影响？下面分别从获得规模效益、拓

宽就业渠道和平滑消费支出三个维度进行论证。 

（1）社员借贷行为有助于实现农业规模化经

营，获得规模效益。实践证明，适度的规模化有助

于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率，增加产出，但前提是

一定数量的资金投入。向资金互助合作社申请互助

资金是众多入社农户拥有的一项基本权利。这项权

利可以带来以下好处：一方面，与未入社的农户相

比，入社农户拥有了获得信贷资金的机会；另一方

面，与已入社的其他社员相比，采取借贷行为的社

员借助合作社的资金支持，增加了生产经营中种子、

肥料、机械设备等要素资源的投入，有利于实现规

模化生产，获得规模效益。 

（2）社员借贷行为有助于拓宽就业创业渠道，

增加家庭收入。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我

国农村经济遭遇发展瓶颈，如何拓宽农民就业创业

的渠道，扩大家庭收入来源，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

前的紧要难题，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资金支持或

可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一条可行之路。入社农户在

合作社信贷资金的帮助下，选择就业创业的机会更

多，家庭收入来源扩大，同时有借贷行为的社员往

往与合作社交流更频繁，容易获得更多的外界信息

和技术辅导，在“干中学”中不断提高专业生产技

能，实现增产和增收。 

（3）社员借贷行为有助于稳定家庭收入，平滑

家庭消费支出。农户家庭福利水平受到收入和消费

的共同影响，而现实中各种自然灾害、风险冲击和

重大投资等容易导致家庭收入发生波动，消费结构

失衡，增加农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农户加入资金

互助合作社并且采取借贷行为对于稳定其家庭收

入和平滑消费支出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一方面，

农业需要在歉收年份通过借贷来平滑消费[17]。农业

作为受自然影响最大的产业，具有周期性和弱质性，

农业歉收可能导致农户缺少下一期购买生产资料

的资金，新的生产难以进行下去，进而形成恶性循

环。而加入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农户可以通过借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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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取急需资金，及时购买生产资料，保障农业生

产如期进行，缓解困境，稳定家庭收入。另一方面，

家庭教育投资、健康投资等属于重大消费，且消费

的回报具有长期性和缓慢性特征，影响到农户家庭

当前的福利水平，而通过借贷获得的资金可以提前

应对这些消费支出。因此，农户利用资金互助合作

社的信贷资金不仅有助于平滑家庭消费支出，维持

福利水平，而且有利于增加家庭教育、健康等长期

性投资，增强未来发展潜力，激发农户内生动力，

实现持续增收。 

基于上述分析，农户参与资金互助合作及借贷

行为减贫路径如图 1 所示。 

 

图 1  农户参与资金互助合作及借贷行为的减贫路径 

三、模型和变量 

1．模型设计 

考虑到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都是二元变量，

为了验证农户参与资金互助合作的减贫效应，以及

社员借贷行为的作用，本文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研究。 

资金互助合作的减贫效应方程： 

iiii ZjoinpoorP 1121)(  +++=          （1） 

式（1）反映农户参与资金互助合作对其贫困状

态的影响，i 表示农户个体；poor 和 join 分别对应

贫困状态和参与资金互助合作；Z 为包括农户基本

特征在内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α和 γ为待估参数；ε

为残差项。 

社员借贷行为的调节效应方程： 

iiiiiii ZloanjoinloanjoinpoorP 224321)(  +++++= （2） 

式（2）反映社员借贷行为对其贫困状态的影响，

loan为农户借贷行为；join×loan表示参与资金互助

合作与借贷行为的交互项；Z 为包括农户基本特征

在内的控制变量；λ 和 γ 为待估参数；ε 为残差项。 

2．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农户贫困状态（poor）是二

元虚拟变量。以往多数文献从经济收入维度研究贫

困与否，用收入衡量贫困标准的局限性已较突出，

真正意义上的贫困应当包括当前和未来两大方面，

它能更全面地诠释短期与长期贫困问题。具体地，

在“后扶贫时代”，当前贫困可用农户的相对贫困

状态来度量。国际上针对单维收入判定相对贫困线

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由高到低划分居民收入等

级，最低一级即为贫困户；二是以某地区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平均数或中位数的 40%、50%、60%作为

相对贫困线[18-20]。本文设定：高于相对贫困线说明

没有发生贫困，取值为 0，低于相对贫困线则发生

贫困，取值为 1。 由于本文调研地区均为苏北经济

薄弱地区，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小，人均收

入的中位数无从获取，因此以调研地区 2019 年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 50%作为相对贫困线。预测未来贫

困可用贫困脆弱性度量，它是农户将来陷入贫困的

可能性，世界银行将贫困脆弱性定义为个人或家庭

未来可能面临风险，在风险冲击下财富损失或生活

质量下降，并且低于一定标准的概率。相对于短期

贫困，贫困脆弱性更好地衡量了农户长期脱贫的能

力。许庆等从贫困脆弱性角度探讨了民间借贷对农

民贫困的影响[21]，孙红等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

据验证了二元借贷行为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

影响[22]。根据获得的截面数据特征，选择期望贫困

的脆弱性（VEP）作为测度贫困脆弱性的方法具有

较好的前瞻性，且应用广泛。关于贫困脆弱性的测

量，参考 Chaudhuri 等的做法[23]，预先假设农户年

人均消费对数服从正态分布，运用 FGLS 法估计农

户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概率。首先将人均消费对数

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并将得到的残差平方对数

作为消费波动再次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 

iii eXc ++= 10ln                     （3） 

iie X  ++= 10

2ln                  （4） 

得到（3）（4）回归结果后，构建权重矩阵，

再次进行 GLS 回归： 

)exp/()exp/()exp/(ln 11101

2 WWXW iie  ++= （5） 

)exp/()exp/()exp/(ln 22102 WeWXWc iii ++=  （6） 

根据上式可得未来人均消费对数的期望值和

方差，分别为
FGLSiii XXcE



= )ln( 和 (ln )i iV c X


=  

2
FGLSe iX 

 
。此前，本文假设人均消费对数服从正

态分布，那么，最终测度贫困脆弱性的模型为： 

农户减贫 

监督优势 

互助合作 

增进信任 

拓宽就业 

平滑消费 

规模效益 

借贷行为 

资金互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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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ln)((ln FGLSiFGLSiiiii XXZXZXfcPV


−===  （7） 

式中，ci 为农户人均年消费。Xi 是与贫困脆弱

性有关的可观测的特征变量，包含四个层面：一是

农户家庭特征，包括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

非农就业水平；二是家庭拥有物质资产特征，包括

家庭土地经营规模、住房价值、实物资产；三是家

庭拥有的社会资本[24]，通过礼金支出和干部亲友数

来衡量；四是家庭遭受的风险冲击，以疾病冲击为 

主。еi和 εi为随机误差项；
2

e 为（3）式中对消费

回归得到的残差的平方；
iV

 是预测家庭陷入贫困的

概率；Z 表示贫困线；
FGLSiX



 和
FGLSiX



 是运用 

FGLS 方法估计得出的未来人均消费对数的期望值

和方差。需要指出的是，农户家庭未来贫困状态取

决于脆弱线的选取，应用最广泛的是以 0.5 作为脆

弱线标准，然而，考虑到本文数据为截面数据，接

下来考虑以 0.29 作为脆弱线进行贫困甄别，也有学

者提出了介于 0.29 与 0.5 之间更为保守的脆弱线

0.33，故本文将以 0.33 脆弱线作为稳健性检验。 

（2）解释变量。一是农户参与资金互助合作

（join），参与赋值为 1，未参与赋值为 0。二是农

户借贷行为（loan），有赋值为 1，无赋值为 0。 

（3）控制变量。与前文所说的特征变量相同，

包括农户家庭特征、物质资产、社会资本和风险冲

击四个方面。 

四、数据来源及实证结果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9 年 7—8 月课题组对江苏

省苏北经济薄弱地区连云港、盐城和徐州三地 11 个

区（县）开展的农村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选择苏

北经济薄弱地区的原因有二：一是江苏是国内开展

农村资金互助合作改革试点较早的地区之一，且主

要发生在苏北地区；二是江苏省绝大多数农村低收

入人口和经济薄弱村在苏北，扶贫开发曾经是江苏

省加快苏北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以苏北经济薄弱

地区为例研究资金互助合作的农户减贫效应，将对

探索“后扶贫时代”贫困地区的农户增收道路、消

除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具有重要意义。课题组随机选

取了 46 家正常运营时间不少于 1 年的农民资金互

助合作社，又在每家合作社所在乡镇（街道）随机

抽取 9~10 户农户（包括入社与非入社）展开问卷调

查，问卷包含了农户户主和家庭的基本特征变量、

经济活动等内容，问题具有针对性。在进行统计分

析前，剔除关键变量内容缺失和明显存在逻辑错误

的样本，最后获得有效的 46 份合作社问卷和 450份

农户问卷（其中入社农户问卷 342 份，非入社农户

问卷 108 份）。变量说明及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说明及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相对贫困 相对贫困线=(连云港、盐城、徐州三地农村常住居民年可支配收入总和/三地

当年农村常住人口总和)×50%，低于相对贫困线赋值为 1；等于及高于相对

贫困线赋值为 0 

0.16 0.52 

 贫困脆弱性 以 0.29 为贫困线，脆弱性等于及高于 0.29，赋值为 1；低于 0.29，赋值为 0 0.16 0.36 

核心解释变量 参与资金互助合作 否=0，是=1 0.43 0.49 

 借贷行为 否=0，是=1 0.38 0.49 

控制变量 家庭特征 年龄 户主年龄(岁) 51.75 8.28 

  户主受教育程度 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专及以上=5 3.06 1.04 

  非农就业水平 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人数/家庭人口数(%) 48   20   

 物质资产 土地经营规模 农户实际拥有土地经营面积(亩) 7.73 3.33 

  住房价值 住房总价值(万元) 15.62 8.47 

  实物资产 汽车、摩托车、拖拉机、大型农机具、生产用牲畜、家电，有则赋值为 1，

没有为 0，按拥有的种类进行叠加 

2.94 0.87 

 社会资本 礼金支出 人情往来开支，0~1000 元=1；1001~2000 元=2；2001~3000 元=3；3000 元以

上=4 

2.74 1.19 

  干部亲友数 亲友中的公务员或镇村干部人数，0 人=1；1~2 人=2；3~5 人=3；6 人及以上
=4 

1.30 0.60 

 风险冲击 疾病冲击 家人患慢性病或大病，有=1，无=0 0.08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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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样本农户数据，本文测得的相对贫困线标

准为 10151.67 元/(人·年)
②，相对贫困发生率为

0.1578，未来贫困以 0.29 为脆弱线测得的脆弱率约

为 0.1558，以 0.33 为脆弱线测得的脆弱率约为

0.1481，脆弱线越低，农户越有可能陷入贫困。 

表 1 列出了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

可以看出，通过两种贫困识别方法测度后，样本中

仍有超过 10%的农户家庭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由于

样本对象位于苏北经济薄弱地区，也是全省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主要分布区域，仍有相当数量的农户处

于相对贫困状态或者面临重返贫困的风险。从样本

农户参与资金互助合作看，有 43%的农户加入了合

作社，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对资金互助合作的

认可；从样本农户借贷行为看，有 38%的农户通过

采取借贷行为获得资金，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发展

生产等。另外，由于临近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苏

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程度较高，一般家庭中

有将近一半的成员从事非农就业。 

运用Logit模型估计各变量系数，检验显著性。

在估计之前，为了避免由于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

的多重共线关系而导致的估计偏差，先进行多重共

线性检验，一般而言，当 VIF>10 时自变量之间存

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本文检验结果中 VIF 最高为

1.27，均值为 1.09，可知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

多重共线性，回归结果较可靠。 

2．资金互助合作的减贫效应结果分析 

农户参与资金互助合作减贫效应回归结果如

表 2 所示。 

表 2 农户参与资金互助合作的减贫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类型 解释变量 

贫困状态 

相对贫困 

(1) 

贫困脆弱性 

(2) 

关键解释变量 参与资金互助合作 -0.494**(0.421) -0.158*(0.321) 

家庭特征 年龄 0.020(0.020) 0.008(0.017) 

 户主受教育程度 -0.384***(0.175) -0.361**(0.148) 

 非农就业水平 -2.006**(0.890) -0.796**(0.772) 

物质资产 土地经营规模 -0.098(0.054) -0.038(0.046) 

 住房价值 -0.126***(0.029) -0.078***(0.022) 

 实物资产 -0.108(0.193) -0.102(0.170) 

社会资本 礼金支出 -0.000***(0.000) -0.000***(0.000) 

 干部亲友数 -0.434(0.328) -0.343(0.278) 

风险冲击 疾病冲击 3.205***(0.512) 2.890***(0.441) 

LR 175.09*** 130.96*** 

注：*、**、***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由表 2 可知，参与资金互助合作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农户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表明参与资金互

助合作有助于缓解农户家庭当前和未来的贫困状

况，且对缓解当前贫困的效应更加显著。 

具体而言，表中第（1）列反映了参与资金互助

合作对农户当前贫困的影响，结果显示参与资金互

助合作在 5%显著性水平下与相对贫困负相关，说

明农户的当前贫困状况能够得到明显改善。第（2）

列反映参与资金互助合作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

响，结果显示参与资金互助合作在 10%显著性水平

下有一定的减贫效应，表明农户参与资金互助合作

有助于减缓其未来贫困的发生。比较列（1）和（2）

的估计系数绝对值可以发现，参与资金互助合作对

缓解当前相对贫困的效应更显著。在控制变量中，

家庭特征的户主受教育程度和非农就业水平对减

少贫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与教育扶贫和就业扶

贫是一致的。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容易接受新

知识，掌握新技术，抓住发展机遇而实现增收。家

庭非农就业人数增多，有利于扩大收入来源，增加

家庭总收入。农户家庭物质资产能够有效避免贫困，

即拥有的资源禀赋越高，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越低。

固定资产价值高的家庭往往生产投资需求量大，更

倾向于利用合作社提供的资金进行规模化经营，获

得规模效益。礼金支出展现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本，

既有研究表明，农户的社会资本能够减少贫困，减

缓家庭面临的负向冲击[25]。疾病冲击系数显著为正，

疾病致贫现象屡见不鲜，家庭可能因为重大疾病而

深陷贫困或者重返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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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员借贷行为的调节效应结果分析 

社员借贷行为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

由表 3 可知，农户参与资金互助合作以后，如有资

金借贷行为，则减缓了其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

表明借贷行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参与资金互助合

作对农户的减贫效应。 

表中第（1）列显示，参与资金互助合作与借贷

行为的交互项系数在 5%显著性水平下为-0.095，表

明在参与资金互助合作前提下，社员有借贷行为降

低了 27.8%（18.3%加 9.5%）的相对贫困发生率，

对减缓农户的当前贫困状况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

第（2）列显示，参与资金互助合作与借贷行为的交

互项系数在 5%显著性水平下为-0.051，表明社员借

贷行为能够减少 8.9%（5.1%加 3.8%）的贫困脆弱

性，对减缓农户的未来贫困状况也具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即有利于实现农户长期脱贫。比较两列关键

解释变量系数绝对值大小和显著性水平高低，可以

发现社员借贷行为对当前贫困影响的显著性更高，

系数绝对值更大，说明借贷行为更有助于解决农户

当前的资金短缺需求。可能的解释是：农户借贷资

金主要是为了满足时间较短、具有周期性特征的当

前农业生产需要，如种子、化肥、农药、农机等的

购置，少有用于满足未来进修培训、子女教育、休

闲娱乐等关乎发展方面的需求。 

表 3 社员借贷行为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 
相对贫困 

(1) 

贫困脆弱性 

(2) 

关键解释变量 参与资金互助合作 -0.284**(0.452) -0.037*(0.385) 

 借贷行为 -0.183**(0.257) -0.038*(0.049) 

 参与资金互助合作×借贷行为 -0.095**(0.205) -0.051**(0.916) 

家庭特征 年龄 0.023(0.020) 0.011(0.018) 

 户主受教育程度 -0.058***(0.188) -0.049***(0.164) 

 非农就业水平 -1.598*(0.922) -0.288*(0.810) 

物质资产 土地经营规模 -0.096(0.055) -0.042(0.047) 

 住房价值 -0.132***(0.031) -0.082***(0.024) 

 实物资产 -0.125(0.195) -0.097(0.174) 

社会资本 礼金支出 -0.000***(0.000) -0.000***(0.000) 

 干部亲友数 -0.472(0.330) -0.368(0.288) 

风险冲击 疾病冲击 3.295***(0.545) 3.108***(0.486) 

LR 184.81*** 154.35*** 

 
4．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实证结果稳健性，分别使用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 40%和 0.33 脆弱线重新识别贫困，再进行

上述实证检验，步骤不变，结果见表 4。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类型 变量 
相对贫困 贫困脆弱性 

(1) (2) (3) (4) 

关键解释变量 参与资金互助合作 -0.500**0.423) -0.278**0.457) -0.117*(0.158) -0.028*(0.433) 

 借贷行为  -0.178**(0.258)  -0.019(0.448) 

 参与资金互助合作×借贷行为  -0.092**(0.201)  -0.046**(0.790) 

家庭基本特征 年龄 0.028(0.021) 0.031(0.021) 0.005(0.019) 0.004(0.019) 

 户主受教育程度 -0.386***0.177) -0.060***0.190) -0.354**0.164) -0.045***(0.173) 

 非农就业水平 -1.908*(0.896) -1.549*(0.928) -0.719**(0.847) -0.272**(0.869) 

物质资产 土地经营规模 -0.067(0.058) -0.064(0.059) -0.107(0.052) -0.039(0.053) 

 住房价值 -0.047***(0.033) -0.053***(0.035) -0.073***0.025) -0.081***(0.026) 

 实物资产 -0.098(0.194) -0.106(0.196) -0.041(0.184) -0.047(0.185) 

社会资本 礼金支出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干部亲友数 -0.451(0.330) -0.489(0.332) -0.242(0.309) -0.469(0.311) 

风险冲击 疾病冲击 3.200***(0.517) 3.290***(0.545) 2.575***(0.483) 3.131***(0.503) 

LR 186.18*** 195.90*** 159.42*** 1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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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资金互助合作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降低

了农户的相对贫困，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降低了

农户贫困脆弱性，说明农户参与资金互助合作有利

于实现脱贫，减贫效果较显著；参与资金互助合作

与借贷行为的交互项在 5%显著性水平下降低了农

户的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表明检验结果与表 3

结论具有一致性。由此可见，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

性较好。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明，资金互助合作对农户

减贫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增进相互信任、发挥监督优

势和互助合作共赢三方面，借贷行为则通过获得规

模效益、拓宽就业渠道和平滑消费支出三条路径带

来减贫。然后利用苏北经济薄弱地区连云港、盐城

和徐州三地 46 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450 户农户

的微观调研数据，构建 Logit 模型验证了农户参与

资金互助合作的减贫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借贷行

为在其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在经济薄弱地区，参

与资金互助合作具有一定的减贫效应，且对缓解当

前贫困的效应更加显著；借贷行为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参与资金互助合作对农户的减贫效应；户主受教

育程度、家庭非农就业水平、住房价值、礼金往来

支出等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疾病冲击可能加深家

庭贫困，增加重返贫困的概率。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应稳步推

进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的发展进程。资金互助合作社

在构建社会网络的同时，可利用熟人社会信息优势

有效帮扶贫困户。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资金互助合

作社服务功能和监督优势，建立长期而有效的减贫

机制，增强农户发展信心，激发共同富裕动力。此

外，要加强政府和行业监管，为推动农民资金互助

合作社的持续健康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

二是应优化资金互助合作社信贷环境。借贷行为通

过帮助农户实现规模收益、拓宽就业渠道和平滑消

费支出这三条路径能有效减贫和防范未来的贫困，

因而要积极鼓励社员利用合作社平台进行资金借

贷。当前由于信用、风险等诸多问题导致借贷双方

无法实现畅通衔接，优化农村信用环境刻不容缓。

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入社农户以及资金互助合作

社的信用档案，开发标准化的信用评级系统，建立

内外兼备的监督机制，促进良好的信贷循环；另一

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农户联保机制，充分发挥互助

合作原则在信贷交易中的重要性，改善农户的信用

劣势，增加信贷可获得性。三是应提升农户就业创

业能力。社员的资源禀赋差异影响其参与资金互助

合作的收入效应。因此，要鼓励农民尤其是贫困户

积极参与各种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就业创业能力，

充分发挥合作社信贷资金的作用。各地区在乡村振

兴战略背景下要加快引进二三产业，促进产业融合，

增加就业创业机会，促进农户增收致富。此外，应

健全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

构建和谐美丽乡村，增强村庄凝聚力，强化农民抵

御风险的能力。 

注释： 

①数据来源：央视网 http://sannong.cctv.com/2020/ 

08/28/ARTIkuMCyWzK4VyWnQHccnD0200828.shtml 

②数据来源：《江苏统计年鉴》，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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